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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徒六猴又到木匠老鲁家来
了。

老鲁正埋在一堆刨花里，打
造一副棺材。六猴靠着门框旁，
拧着一截猪肉，眯着眼嬉笑着看
老鲁忙活。

你不用在这里等了，我实在
是没钱了。就算我是开钱庄的，
也经不起你这三天两头的借啊。
听我老鲁一句劝，赌博这东西还
是趁早不要沾了。

鲁哥，瞧你这话说的，好像
我六猴登你家门就是为了借钱似
的。不瞒你说，我最近输得真
惨，不过也好，输光了也没啥盼
头了。可是，我除了赌啥也不会
啊。我苦点没关系，可是我那个
几岁的娃不能不吃饭吧。这不，
我这次来是专程跟你学手艺的。
希望鲁哥不嫌弃我，赏口饭给我
们爷俩吃。

老鲁从刨花里抬起头。六猴
啊，你早有这样的觉悟，你婆娘
也不至于跟人跑了啊。我这手艺
一般是不传人的，可是你能为你
家娃这样想，我老鲁也不能不帮
衬着你。这肉你拎回去，给你家
娃补补。孩子正在长身体阶段，
可不能亏着。你就先学着劈木
头、拉墨线，这年头木匠虽说不
能大富大贵，可也饿不死啊。

我家也买了肉，这块是专门
孝敬你的。你就收下吧，要不我
也不好意思跟着你学手艺啊。未
等老鲁说话，六猴就把猪肉拎到
厨房里，然后跳进刨花堆里，拿
着一块木头开始劈。

夜晚来临，终于等到了吃
饭。六猴看着自己满手的水泡，
疼得直往掌心吹气。

平时没干过活，刚开始都是
这样的，等你干熟练了，手起茧
了，皮厚点就不疼了。老鲁笑着
对六猴说，来喝点酒，喝点酒就
不疼了。

我听鲁哥的。六猴跟着老鲁
坐到炕上，一个劲地劝老鲁喝酒。

六猴，你好好干啊。我当初
学手艺的时候，那真叫一个苦
啊。我在师傅门外跪了三天三
夜，膝盖都肿了，求他教我手
艺。师傅终于肯开门了，可是他
让我回去，说什么也不肯传授我
手艺。我就每天帮他挑水、劈
柴、煮饭，后来，可能师傅被我
感动了就留下我，让我去山里砍
了一个月的树，粗细都有规定，
每天只能砍一棵。多砍充数是不
行的，山里有多少树，师傅心里
都有数。那时为了砍一棵满意的
树，跑好几个山头是常事。砍完
后就劈，然后刨花，毫厘都要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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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师傅的要求。这样干了半年，
师傅终于肯教我手艺。待我学成
后，师傅告诉我，他把手艺传给
我了，等于把饭碗给了我，他不
能再抢我的饭吃。从此，师傅就
再也不做木匠了。直到去世，他
都不肯再见我一面。

老鲁越说越动情，一口气
喝下满满一碗酒，两眼泛着
泪花。

鲁哥，你别这样啊。师傅
他老人家不在了，可是他把手
艺传给你，还把一堆金子传给
你了。你继承了师傅的衣钵，
把手艺发扬光大，也不愁吃不
愁穿的，师傅说不定高兴着呢。

老鲁瞪了一眼六猴，放下
酒碗，说，六猴啊，村里人都
说我有金子，那是瞎说，我有
啥金子啊。你看我家里，是个
贼都懒得来。人活着图个啥，
不就图吃个安心饭，睡个安稳
觉嘛，这些是钱能买来的吗？

鲁哥说的是。来来，再喝
一碗。六猴忙岔开话题。

老鲁和六猴都喝醉了，老
鲁留他过夜。半夜，六猴被一
泡尿憋醒了，摇摇晃晃地走到
院子里解决。迷迷糊糊中看见
墙角有一团亮光，六猴以为是
月光照下来的，可是今夜是天

空布满乌云。难道是值钱的宝
贝。六猴的酒顿时醒了，他溜
回房间里，看见老鲁鼾声正
响，就偷偷地拿着铁锹在院子
里挖那一处亮光。

果然有一个坛子，六猴慌
忙取出坛子，打开一看，满
满一坛子水，正泛着金子般的
光泽，像是月光照在水面上。
六猴有些失望，心想，难道这
老鲁真的没有钱？不过这坛子
埋得这么隐蔽，夜晚又发着亮
光，肯定是个好东西，埋回去
太可惜了。六猴咕噜咕噜地把
一坛子水全喝了，然后把空坛
子埋进去，溜回了房间。看
见老鲁还在打呼，六猴便侧
身躺下了。

不一会儿，六猴肚子疼痛
难忍，感觉一股热流从胯下缓
缓流下。他知道自己尿床了。

已经三十而立的人还尿
床，这传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
牙。六猴赶紧穿上衣服，把被
子遮盖在尿液上，一个人摸着
黑跑回了家。

鸡鸣响起，老鲁伸了个懒
腰。刚要喊六猴，却发现床铺
上没人，被子掩着。老鲁掀开
被子一看，床单上一堆刨花，
金灿灿的。

蔡家冲的风是世上最勤快的
风，无时无刻不在忙碌，跟蔡家
冲的人一个样。冲口住家的刘木
匠活到九十九岁了，还放不下摸弄
了一辈子的刨子、凿子、墨斗和斧
子，快断气的时候，让家人把他架
到为重孙子做了一半的木椅前，要
画墨线。手像拨浪鼓似的抖，线
总算画上了，是歪的，几双手也
架不住刘木匠的重量，瘫软在
地，没了气，那是刘木匠这辈子
唯一画歪的墨线。

蔡家冲风的勤快，跟蔡家冲
的人还不太一样。人到了夜半，
肯定是要歇的，不歇，第二天就
没精气神。一夜不闭眼的人是受
病痛折磨的人，也是做不了活的
人，没人会计较。蔡家冲的人最
在乎的，就是别人说他闲着，等
于是骂他，说他没用，说他不如
死了的好，白糟蹋粮食。人就是
为忙而活着的，不忙的人还活着
干什么，不如死了埋进土里，还
能肥几棵庄稼。

风不懂这些，但从来不歇，夜
半也是，梦里也是，眼睛一睁，就能
看到风在动弹。风的勤快是能看
到的，不需要一杆旗插在那，旗子
在飘就是有风，蔡家冲的风是有形
的，随处可见，也能听见，就是聋子
和瞎子，也能听见和看见。当然，
不是通过耳朵和眼睛，反正能听见
和看见。老辈人说，聋子浑身都是
耳朵，瞎子浑身都是眼睛。我曾费
劲地瞅过，没找到，但他们的确能
听见和看见，即使是墨一样黑的晚
上，他们行动自如，这是事实。

风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扫地，

热情比蔡家冲最爱干净整洁的三
婶还高。据三伯说，三婶特别浪费
扫把，一把扫把用不到半个月就稀
了秃了，三伯又得到竹园砍竹丝
扎。别人家的竹园密不透风，三伯
家的竹园是风玩耍的乐园。可以
想象，三婶一天里的时间至少有三
分之一是在扫地。也只有在三婶
家的地上，风是最轻松的，得意洋
洋，以为是自己的功劳。

风不只是有热情，还急躁，
像急于表明已经能干活的毛孩
子，随便一处地方，高也好低也
罢，平也好坑洼也罢，甩开膀子，
立马行动。风的动作是快，可毫无
章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横七竖
八，左右开弓，总扫不干净，好不容
易有屁股大一块没了脏，又被其它
地方扫出来的脏进犯过来。忙活
半天，不见成效的风恼了，又下
了三分狠劲，动作更为威猛，气
势更为浩荡，灰尘满天，草木皆
兵，地动山摇，连早先的安宁和
相安无事也没了。

竟然还没有效果，风很是沮
丧，一瞬间的垂头丧气之后，玩
心复萌，兴奋点迅速转移。与夏
天的雷暴一个德性，响雷之下的
期待还在浓烈和持续，丢下几点
湿迹就收了场，纠缠在脚四周的
尘土越发嚣张，漫天里的热气扭
一下腰身，更凶猛地反扑。

此时，风的兴趣落在了花花草
草和树枝树叶上，吹一口气，挠一
下痒痒，抚一抚，扯一扯，拉一拉，
逗弄，调戏，玩耍，怎么都是。还有
人，人的衣服和头发，重新为人塑
造形象，梳妆打扮，由不得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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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愿意不配合，更无法抗
拒。满世界都是风捉弄的对
象。除非躲进风无能为力的地
方，比如屋。无能为力，是风用
百般努力验证出来的，上中下前
后左右，四面八方，全方位，立体
化，三维四维，使出浑身解数地
进攻渗透无效之后，才甘拜下
风认了输。这种情况极少，属于
凤毛麟角，风是羞于耻于谈及
的，好在过后即忘。

蔡家冲是皱的，可能正是风
的功劳。

一幢幢屋是皱的，屋瓦、
墙壁、门窗、场院，包括屋里
的家具和用品，看不到光滑的
地方，最应该光滑的镜面也斑
斑驳驳。有些，初始的样子和
目标是光滑无疑；有些，年深
月久打磨的目的无疑是光滑，
但风全不同意，必须皱着才符
合风的要求。于是，不皱也皱
了，皱的更皱，慢慢也就习惯
了皱，满足于皱，不以为皱。

一个个人是皱的，脸面、肌
肤、衣着、情绪、心事，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一律皱着。从皱里
来，再到皱里去，中间肯定有过
鲜亮光滑的时段，比如孩子的
脸庞和皮肤，青春的勃发和激
情，初裁制购买时的衣装，刚
成家立业时的心性和面貌，鲜
亮过，光洁过，不经意的时
候，皱了，皱是必然的走向。
皱了才正常，才合理，才是这方
水土上的，那种另类是抗不过目
光和唾沫的，迟早得逃离或者死
掉或者从了众随了大流。

一样样事物是皱的，孩子
书包里的书本，抽屉里的布头
纸屑，墙上的画，门上的对
联，口袋里的香烟，祖辈的往
事，人和动植物的身形动作，村
人的传闻，庄前屋后的家长里
短，旧邻新舍的恩怨，鸡零狗碎
的话语，亲人的唠叨，藏在心间
的心事，几经修改的梦想，等等
等等，全是皱的痕迹和形貌、皱
的内容和格局，像是一辈辈人
述说不尽不清不透的命，天注
定的范畴，不可违。

不用说，天地是皱的，日
月是皱的，光阴是皱的，年轮
是皱的，时间是皱的，蔡家冲
的桩桩件件大大小小前前后
后，都是皱的。

原因所在？蔡家冲的风是
罪魁祸首。这是风的最得意之
处，最自豪之作，最骄傲之举动，
其它皆可忽略，有此一功，风的
威名和功业成矣。

这就是蔡家冲的风。


